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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顾汉昌（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所谓“黄狼天坍”，是我们家乡人设计制
作的一种捕捉黄鼠狼的土装置， 名字也是我
们家乡人自己想出来的。 最初，是因为黄鼠狼
好偷鸡，我们恨黄鼠狼，于是想出办法来对付
黄鼠狼。 后来得知，供销社收购黄鼠狼皮，这
下好了，既除了害，又可以把皮卖给国家，一
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黄狼天坍”实际上很简单，找一种竹子，
不是很粗，但很有点弹性，搞一段，将其弯成
一张弓形，再用比这粗一点的竹头，搞一段，
做弓之弦，两头固定那张弓，做成了一个“D”
形的竹框架，然后在上边攀上稻草绳。 这稻草
绳须用晚稻的稻柴搓成，有牢度，有韧性。 把
这稻草绳在“D”形框架上攀成一张网，可以在
这“D”形框架的草绳网络上，放置相当重量的
物件，一般用砖头，大约七八块砖头，就成了
“黄狼天坍”的装置。

将这“黄狼天坍”安置在河滩边、坟地等
黄鼠狼常去的地方。 “黄狼天坍”的弓背搁置
在河滩或坟地斜坡上方， 弓弦一边用支架撑
起来，这根支架是活络机关，上边放置食饵，

黄鼠狼吞食食饵， 牵动机关， 支撑的支架倒
下。 “黄狼天坍”草绳上放了好多砖头，形成重
量，“黄狼天坍”倒下，压在黄鼠狼的身子上，
将黄鼠狼压个半死。 支撑“黄狼天坍”装置的
支架，上设食饵，不能太牢固，否则，黄鼠狼把
食饵吃了，天坍不坍，黄鼠狼便逃走了；也不
能太易坍倒，否则，黄鼠狼还未吃到食饵，“黄
狼天坍”便整个倒下了，没有压到黄鼠狼，这
个“黄狼天坍”白搞了。

“黄狼天坍”的食饵也很重要。 必须对黄
鼠狼有很大的诱惑力，才能让黄鼠狼去吃、去
咬、上钩。 一般安置“黄狼天坍”是在冬天。 三
九严寒， 滴水成冰， 此时黄鼠狼食料大成问
题，肚子饿得很，才会冒险吃“黄狼天坍”的诱
饵。 在冬天，黄鼠狼的皮毛最为厚重，尤其它
的大尾巴，非常蓬松，最有价值。 黄鼠狼尾巴
上的毛， 是制作狼毫笔的必用原料， 珍贵得
很。

黄鼠狼偷鸡，为了抓捕黄鼠狼，总不能杀
一只生蛋鸡做诱捕黄鼠狼的诱饵吧。 为了研
究黄鼠狼的食性，我开膛剖肚过黄鼠狼。 在黄
鼠狼的胃袋里，发现最多的竟是老虫（老鼠）
的爪子。 这说明黄鼠狼平时吃得最多的是老

虫，而不是鸡。 老虫也不是好抓的。 有时没有
办法，只得用猪肉条做诱饵。 但冬天猪肉条很
快会冷冻、发黑、变硬，黄鼠狼不爱吃。 诱饵成
了一个大问题，很伤脑筋。

或许是天意，这一年冬天，在我设置“黄狼
天坍”正愁用什么做诱饵时，农业社稻子脱粒，
揭开稻垛，竟发现一窝小老虫。这窝小老虫，有
十来只，一只只都是粉嫩光鲜，被宅基上一个
叫阿狗的小孩子拿去了。 我就和阿狗商量，这
一窝小老虫，我志在必得，价钱从贰毛抬到伍
毛，才算成交。养活这一窝小老虫，成为我那时
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 我那老祖母在活着时，
有眼病，常要滴眼药水。 我在抽屉里找到了一
只眼药水玻璃瓶，在这眼药水玻璃瓶里装满饭
汤，后边按上橡皮塞子。每次喂小老虫时，挤一
下那块橡皮塞子，瓶里的饭汤，才滴到小老虫
张得很大的嘴巴里去。 靠这只眼药水玻璃瓶，
我喂着这一窝子小老虫，支撑了半个月，解决
了我四只“黄狼天坍”的诱饵。

那一年， 我抓捕到六只黄鼠狼， 创下记
录。 用“黄狼天坍”抓捕到的黄鼠狼，皮毛完好
无损，卖得出价钱。 那一年，我卖黄鼠狼，得到
三十来元钱。 穷家小民，过个年，不成问题了。

黄狼天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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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郭利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2015年, 梅陇镇举办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
年图片、藏品展。 开幕直播时，失联 47 年的战
友陈成渊来观展。

半世纪前我与老陈修建中巴公路， 历经
千难万险。 胜利归国后，竟没再见过面。

这次重聚后他成了一名志愿摄像师，一
干就是几年。 举办人文梅陇微论坛、慰问解
放军专场 、妇女节专场 、市民文化节非遗传
专场 、闵行区红五月朗诵 、益梅小院综艺等
公益演出 ，他随叫随到 ，扛着沉重的进口摄
录机、专业三脚架、LED 灯光 ，站下就开机 ，
一拍就是半天，无分文报酬，从不喊苦叫累。

2015 年，梅陇镇启动“一带一路一线”等
重大工程建设，陈成渊参与拍摄， 负责虹梅
高架上中西路、春申路段。 四年来，坚持每十
天半月摄像兼拍照半天，如实记录沿线动态、
保存了海量的资料。

老陈是侨眷， 两个女儿都在国外工作，女
婿们均欢迎他和老伴出国定居，可是，在国外
住了才两个月，老陈就嚷着回国。他对太太说：
“朱行老镇的清代民国老房子、 两三处旧街小
巷都在虹梅高架动迁范围， 认准的拍摄点，不
能漏掉……早点回国吧，看到挖掘机、混凝土
搅拌车、听到‘隆隆’的机响声，心里才踏实呀
……”

他真的回来了，一下了飞机就赶到工地，

第二天就来送片。
2016 年 7 月， 市委统战部委托闵行区开

展为期五天的纪念孙中山诞辰 150 周年活
动，拍摄任务落实到他头上。

他带齐了拍摄设备，一早赶往虹桥高铁
站。

活动内容非常丰富， 沪港两地高中生祭
谒孙中山陵园、 参观南京日军侵华大屠杀纪
念馆、体验秦淮河风光；去复旦大学聆听名教
授讲“一带一路”，参观交通大学校史展；游七
宝古镇后到闵行中学、七宝中学开展互动，老
陈没放过一个精彩镜头。

南京盛夏，他气喘吁吁地登上钟山，拍下
师生们在孙中山先生座像前的拜谒。 他忙前
忙后， 录下孩子们在三十万惨遭日军屠杀的
亡灵前悲愤的哭泣； 抢拍同学们途中引吭高
歌等场景。

总结大会时， 老陈找准最好的机位，在
高台用最理想的角度与用光拍摄、确保突出
主题。

空调开得很足， 老陈额头却冒出了豆大
汗珠。 全场高唱那一刻，他和着孩子们轻唱起
来：“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他们都是龙的传人……”

【乡村物语之四】

文 丁黎（本报特约通讯员）

有部电视剧 《归去来 》，描
绘的是几位青年的别样芳华。
剧中 ，主人公反复吟诵着 :“归
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
而我自己，从青春年代到半个
人生过去的沧桑 ,也一直在与
命运的斗争中作选择。

1950年代未， 我曾是长宁
区一个工业系统共青团行业

总支的干部, 带队组织一批共
青团员和青年在大办农业、支
援农业的活动中，到过当年闵
行区边角落的一个农村去学

农和支农。大家自晨至暮,笑声
喧哗。 因为只有一个星期的时
间，个个干劲冲天、异常欢乐。
在完成任务的晚霞中返回后 ,
就把那个地方淡忘了。

那是大跃进时期， 在稻谷
丰收在望的秋天， 十月艳阳照
彻大地。 我带队的卡车开出北
新泾闹市一直往西， 公路两边
是一片农户。 到达一个小镇，只
见四周都是浓烈的紫薇， 姹紫
艳红的花丛令人印象很深，整
个田野黄澄澄一片， 满眼是醉
人的待收割稻谷的清香。

坐在车上的我心旌激荡 ，
请人拍了张照片， 等到走在开
镰的时光，又拍了两张。 这几张照片我一
直带着身边,历经半个世纪，记录着我美好
青春的缩影。

几年后，我响应党“备战备荒为人民”
的号召，举家支援四川内地建设。 在大西
南坡地上建设的陋房里过了三十年，直到
两鬓灰白，退休后叶落归根，寻找落户居地
时，我拿出藏着的几张褪色的老照片，到处
去问那究竟是闵行什么地方。 当时我内心
灼热，真有些像《归去来》中吟着：“归去来
兮，田园将 ，胡不归？ ”一路问讯，终于巧
遇－位热心大姐， 她说好像是阿拉闵行角
落的诸翟。

1996年，我成为“新闵行人”，也是“新
华漕人”。 不久，我结识了诸翟镇文化中心
的老师，拿出我珍藏的两张旧照片，几位老
师辨别了旧房的檐角，都说我当时支农的
地方是陈家角，现在的一半建造了别墅群，
一半的地坪是待建的大润发大卖场。

两张旧照被区图书馆馆长张乃清老师

鉴定，编进华漕镇历史文化图志《走进紫
盽》一书中。 当初诸翟原名叫紫堤，新世纪
把诸翟、华漕、纪王三镇合并行政镇为华漕
镇。 真想象不到，我与闵行区、华漕镇有这
样巧妙的缘分。

如今我真的实现了“归去来 ，美丽田
园，胡不归”的夙愿，来闵行华漕镇落户，一
幌眼已有二十多年了。 眼见新华漕变化的
步子突飞猛进，变成了美丽的宜居家园。

在这块宝地上，我历经了闵行区大虹
桥交通枢纽、世博会的两大动迁，又亲眼目
睹新虹街道的兴建， 华漕己成为上海近郊
的卫星城镇， 上海多少巨大的发展建设项
目都向西移，国际医疗中心在这里耸立，华
山医院分院已在这里开业， 虹桥商务区引
起世界五百强的注目， 华翔路畔建造八条
新马路直达商务区， 许多新建的通道几分
钟直达华漕，华漕的国际化越来越明显。

我深深感觉到 ， 青春芳华年代我选
择这里支援农业，是随缘的福分；退休以
后我选定这里贻养天年， 更是我的随缘
的福分。

现今我已耄耋高龄 ， 和老伴迎来了
金婚 55 周年佳期 。 我始终是闵行的女
儿， 我每时每刻都热爱我的母亲 ， 热爱
闵行的一切。 我曾经采访过文学大师巴
金老人，他 88 岁时对我说过：“只要我手
不颤抖， 眼睛能看， 我会永远拿起笔来
歌颂祖国的新事物。 ”我要向巴老一样，
只要自已能生活一天， 就会用笔来宣传
华漕镇的新时代、 新作为和新篇章 。 我
更要高声呼喊：“归去来 ，胡不归 ,闵行有
我最美的家园! ”

侨眷志愿者老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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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人身边事】


